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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幸福》杂志征答过这样
的问题：假如让你重新选择，你愿
意做什么？一位将军回答，去乡间
开一间杂货店；一位部长的答案
是，到海滨经营一个小旅馆；一
位市长的愿望是搞摄影。有些人
回答得更离谱，想化作一棵树，
变成一块石头，甚至想成为一条
狗。

要让我回答，我既不想当官也
不想发财，既不想住别墅也不想坐
轿车，就想回老家吕梁山的深山沟
里去，找一眼清泉，开几道梯田，

挖一孔窑洞，过一种远离喧嚣的原
生态生活。

不过，我这种想法并没有持续
多久。

去年，我回了一趟老家。只见
那座生我养我的小山村，似乎在骤
然间变得破败不堪。墙倒窑塌，路
断人绝。全村的人都搬迁走了，只
有光棍汉武三娃和他的十几只羊留
在村里。武三娃口里哼着《走西
口》的调调，悠闲地坐在窑洞的热
炕上，锅里炖着香喷喷的羊肉，品
着自采的山茶，吃着自种的玉米和

蔬菜。见此情景，我好一阵羡慕，
这不就是我朝思暮想要过的日子吗？

可是，武三娃见到我，突然大
哭 起 来 ： “ 叔 哇 ， 我 苦 啊 ！ 看
看，这是什么地方？鬼都不愿意
待啊。开春了，怎么着也得到太
原打工去，挣点钱，也好娶个婆
姨啊。”

武三娃的哭声，刹那间把我的
梦想击碎了。

人有时很矛盾，本来活得好好
的，却突然生出一些苦恼来。这似
乎是无法用“不知足”来解释的。
复杂了，又想简单些；简单了，又
想复杂些。原始的简单也不一定幸
福。幸福的学问高深得很，怪不得

“幸福课”在哈佛大学最受欢迎呢。
因为，关于什么是幸福，每个人的
答案都不一样。

摘自《新民晚报》

我的剪发师傅，她的儿子遭
遇车祸，进医院断层扫描，发现脑
瘤，立刻动手术切除。

“多走运啊，不撞车不会发
现，而且手术费都免了，全由保险
公司埋单。”她一边给我剪头发，
一边得意地说。

她去医院探视，看见儿子沿
着前额发线一圈刀疤，她还叫好：

“哇，缝得这么整齐，好像画了个
大大的 M，可以做麦当劳的广告
了。”又说：“可惜可惜，要是换
成我出车祸该多好，正好借机会拉
皮。”

土匪屠村，把全村的人都杀
了，只留下一个矮子。

原来，当土匪要砍他的时
候，矮子哭着说：“我已经够矮
了，砍了头，不是更矮了吗？”

土匪们笑作一团，不杀他了。
我的一位高中老同学也如此

幽默，他女儿出生时是兔唇，他痛

苦了一阵，心想，再生一个吧。
但是儿子出生，又是兔唇。

同学一边伤心，一边为难，不知该
怎么告诉太太。他犹豫再三，还是
把孩子抱到床边，说：“可惜，又
是兔唇。”

他太太居然笑了，说：“多
好啊，这样女儿就不会说我们偏心
了。”

同学则说：“是啊，我们有
了照顾女儿、为女儿整容的经验，
这兔唇的儿子能生在我家多好哇。”

想起我小时候，有一次去看
病，见到医生患小儿麻痹的女儿，
正被推出去晒太阳。我很不懂事地
说：“奇怪，怎么连医生的小孩也
会得小儿麻痹？”

当下就挨了母亲一巴掌。
那医生却一点没生气，一边

为我看病，一边说：“你要知道疾
病就像太阳，是很公平的。医生整
天接触患者，难免把病毒带回家，

医生的家人更容易感染。但是，病
在医生家，也好哇，像我女儿病得
那么严重，如果我不是医生，不懂
得照顾，她恐怕活不下去。”

年轻时不懂什么叫“幽默”，
以为幽默就是说笑话，要生冷不
忌、大腥大辣，逗得大家狂笑。直
到年岁渐长，经历了许多灾祸，留
下了许多伤疤，才渐渐了解幽默是

“知天命”，晓得自己这一辈子能拥
有的和不可能拥有的。幽默也是

“耳顺”，好话坏话、爱听不听的，
都能逆来顺受。

眼前浮起一个词人的画面，
有人问他经历了这么多打击，而今
是不是总算体会了人生的愁苦。词
人没答，只是把头转向了窗外，淡
淡地说：“天凉了，这秋天多美
啊。”

幽幽地，不明说；默默地，
不多说。人生多少悲愁，都从正面
看，认了、接了，不强求、不抱
怨，甚至当成身外事，尽付笑谈
中。

早知无计留春住，笑拈残红
葬落花。人生若无奈，何不幽他一
默。

摘自《青年文摘》

别以为讲究打扮是女人的专利，
男人要讲究起来，比女人有过之而无
不及。

有这么个男人。工作能力嘛只
是一般，与他相仿的有的是，也没有
什么过硬的背景和靠山。可他的官
运出奇地好，眼看他一步一步地登上
了多少人梦寐以求却望尘莫及的高
位。

而关于他的打扮，要是不说破，
别人是悟不到的。只是有一天，一位
当年老友去看他，惊讶于五十出头的

他看起来如此年轻。“比二十年前还
要嫩相!”他喝了点酒，才对老友炫耀
了一番自己的打扮之道。

他说：“正是正是。”二十年前，刚
有了一官半职，小心翼翼地，黑布鞋，
中山装，一年四季，色泽单调，胡子拉
碴，三角钱理个发，人家都把他归入
中老年人。

于是干部考察时，他给人的印象
是：虽然年轻，却作风严谨，人品稳
重，处事牢靠，值得信赖，是年轻人当
中很难得的人才!请注意，不单是上

级领导这么看，连广大群众也这么
看，你说他不升迁谁升迁？尝到甜
头，在还算年轻的日子里，他一直保持着
所谓少年老成的形象，直到他不再年轻。

不再年轻时，他已经有了不算低
的职位，这时他的打扮忽然变了。年
近半百的他，黑亮鬈发，浅色西装，花
样时新的领带，外出披一挂长风衣，
并且减肥、美容，步履轻捷，走路让手
下的年轻人跟不上。

于是他奇迹般地又升迁了。干
部考察时，他给人的印象是：虽然不
年轻了，却朝气蓬勃，富有活力，紧跟
时代，敢于创新，是中年人当中很难
得的人才!请注意，不单是上级领导
这么看，连广大群众也这么看，你说
他不升迁谁升迁？

摘自《岁月的智力游戏》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J·R·辛
普洛特偶然得知前线的作战部队需
要大量的脱水蔬菜，他认为这是一个
难得的机会，马上贷款买下了当时美
国最大的两家蔬菜脱水工厂，专门给
前线部队供应加工脱水土豆。

两年后，纽约有一位化学家研制
出了冻炸土豆条。辛普洛特认为这
是一种很有潜力的军需新产品，于是
大量生产这种炸土豆条，没想到，这
种产品一出来，立刻大受市场欢迎，
使他大赚了一笔。

在做炸土豆条时，辛普洛特发现

每个土豆大约只能利用一半，剩余的
都被当成废料扔掉了，这让他觉得很
浪费，经过思考之后，他决定将这些
剩余的土豆皮拌入谷物，用来做饲料
饲养军马。那些大量的土豆皮为他
饲养了15万匹前线的军马。

之后，辛普洛特继续琢磨土豆还
可以如何发挥更大的价值。想到前
线部队有数以百万计的车辆，那么所
消耗的汽油量肯定很大，军队运输肯
定会经常面临汽油紧张的情况。他
便开始试验用土豆来制造以酒精为
基础的燃料添加剂，结果经过汽车试

用后，这种新能源效果良好。他将这
种燃料添加剂供应给部队，以弥补汽
油的短缺，又获得了巨大的利润。

同时，辛普洛特还将土豆加工过
程中产生的含糖量丰富的废水用来
灌溉农田，把土豆喂养战马所产生的
马粪收集起来，作为沼气发电厂的用
料。

结果，在整个“二战”中，辛普洛
特的土豆系列产品的产值超过了 10
亿美元，利润达到6亿美元。

辛普洛特成名之后，有人问他，
是什么使他获得这么大的成功。辛
普洛特是这么回答的：“我一直遵循
着两条简单而又明确的原则，一是从
大处着想，二是绝不浪费财物。”

只要利用得好，其实每一样资源
都可以变成财富。摘自《杂文月刊》

三毛说，每个人心里一亩田，用
它来种什么？种桃种李种春风，开尽
梨花春又来。

每个人心里一亩田，每个人都在
播种。

有人播下金钱的种子，希望可以
获得丰收，满载而归；有人播下爱情
的种子，希望可以长出妖娆动人的玫
瑰，香气宜人；有人播下事业的种子，
希望可以长成参天大树，枝繁叶茂；
有人播下母爱的种子，希望可以变成
荷叶田田，遮风挡雨。

刚刚事业有成却因劳累过度疾

病缠身，含辛茹苦的单身母亲换来的
却是女儿离家出走，为了爱情不求回
报的女子最终还是黯然神伤。生活
中常常可以听到这样让人叹息的故
事，其实只是因为很多人忘记：心里
的那亩田，并不是所有的种子都会变
成理想的收获。

金钱的种子也许会生出贪婪，爱
情的种子没准会变成错爱，事业的种
子说不定会长出疾病，母爱的种子甚
至可能变成埋怨。

刻意去追求的东西，却往往是难
求的。太过执著地追求东西，可能会

变成为一个人生命中的克星。世间
万物从来和离去，都自有它的道理，
不必牵强。

很多人一辈子都在心中的那亩
田上兢兢业业地耕作着，却从未想过
每亩田都应该是自由的，每颗种子都
应该是健康的，每个人也都应该是生
而自由的。但是正如鲁迅的《过客》
里的过客不愿接受小女孩递给他裹
伤的那块布一样，人生也常常是在爱
的负担下而变得不自由，使得前行的
步履蹒跚。

所以，播种的人啊，当你们自以
为在用汗水辛辛苦苦耕种的时候，是
否也在不经意间为 他 人 种 下 了 爱
的 负 担 和 期 盼 的 沉 重 ？ 倘 若 如
此，那就在心中的那亩田为自己
种桃种李种春风，任凭春风袭人
自由自在。

摘自《长沙晚报》

财富

幸福没有标准

幽人生一默

南宋时，国都临安有一个神
偷，没有人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他
每次作案后，必留下“我来也”三
字，故其绰号叫“我来也”。他名
气轰动整个临安，官府奈何他不
得。

有一次，他失手被擒了，审
讯时找不到赃证和人证，无法定
罪，只好把他监禁起来慢慢侦查。

“我来也”过着铁窗生活，遥遥无
期。一天，他对狱卒说：“我做贼
是确实的，却不是‘我来也’，官
府误会我是，看来会把我终身监
禁，出狱是无希望了，只可惜我藏
在外面的金银无法使用。在这一段
时间里，你对我的确好，我决定用
那些金银来报答你，金银就藏在保
俶塔顶层上，你去取用好了。”

狱卒将信将疑地往塔上巡视，

果有一小包袱藏在尘埃中，打开一
看，尽是黄金白银，他满心欢喜回
来后，对“我来也”特别照顾。

过了几天，“我来也”又对
狱卒说：“我还有一酒瓮放在侍郎
桥下，装满金银，你可叫家人去那
里洗衣服，取了酒瓮之后，把衣服
盖在篮上，拿回家就是了。”

狱卒叫妻子去取，果然又得
了金银，对“我来也”更加优
待。

又过了几天，一晚，“我来
也”又对狱卒说：“现在已是深夜
二更了，我请你放我出去，料理一
些私事，四更的时候，我一定回
来，决不连累你的。”

狱卒因受了两次恩惠，不好
意思不答应，同时认为他颇讲信
用，只好放他去了，但心里还是不

安，乃取酒独酌，借以消忧。到四
更时，忽有人自檐间跃下，一看，
原来是“我来也”按时回来了。狱
卒大喜，将其套上刑具再锁起
来。

次日，城内一名富户赴县府
报案，说昨晚三更时分，被贼劫去
黄金千两，门上写着“我来也”三
字。

县太爷接报，抚案大惊说：
“原来‘我来也’还逍遥法外，以
前所捉之贼，并不是他，差点冤枉
了人。”便下令提讯前贼，判为犯
夜行罪，略施惩戒便放人。

“我来也”出狱后几天，狱
卒返家，其妻对他说：“昨晚四更
的时候，有人敲门，开门一看，并
无人影，却有一包东西放在门口，
并闻声说，‘此是酬谢你丈夫的，
不要声扬出去。’”他打开一看，原
来又是黄金和白银。狱卒此时才明
白，那贼果真是“我来也”。

谎言，一旦成为智慧，它的
作用实在是不可低估的。

摘自《揭开谎言的秘密》

下班回家的路上，看到一位十七
八岁的男孩，和我儿子差不多大。他
头戴一顶帽檐阔大的太阳帽，帽檐压
得极低，根本无法看清他的脸。

男孩左手抱着一大摞彩色广告
宣传单，想把右手拿着的一张单子递

给一个女青年。女青年没有理会，目
不斜视、趾高气扬地走过。男孩的手
缩回来。他用右手把帽檐向下拉了
拉，向后缩了两步。我看不清男孩的
脸，却想象得到他脸上复杂的表情。
他也许是一个在校的高中生或刚刚

参加完高考的准大学生，利用假期来
体验生活；也许是一个贫困生，为筹
集学费来城里打工。

我从单车上下来，走近他，不等
他把手伸过来，我先停下车，伸手索
取广告单。男孩兴奋地向前挪了两
步，把单子递给我。我能感觉到他脸
上的兴奋。这也许是他第一天发的
第一张广告单。我拿着广告单冲他
笑笑，他也冲我笑笑。接过广告单只
是举手之劳，我却把自信递给了他。

摘自《生活潮》

惊闻“吸血鬼”
2008 年 8 月中旬，默克尔多教

授决定带领科考队进入钦敦江发源
地葫坎谷考察。一向热情的当地土
族，全都神色大变摇头拒绝当向
导。旺朴沉思片刻，讲出了真相。

10年前，一名叫凯东的男孩到
钦敦江钓鱼，一天后在距离凯东垂
钓地 20公里远的江边滩涂上，有人
找到了凯东。此时，他已经死亡多
时，全身布满针眼大小的伤口，身体
里的血液消失殆尽。在凯东遭遇不
幸后，江边又有近十起神秘死亡事
件发生。在每一起死亡事件里，死
者无一例外全身密布针眼大小的伤
口，身体里的血液也都消失殆尽。
于是人们相信，钦敦江一带有极为
凶残的吸血鬼出没。

默克尔多教授感到好奇：“有人
从吸血鬼的袭击中逃生吗？”旺朴深
深地吸了一口烟，颤抖着嘴唇说：

“我是唯一在遭到攻击后幸存下来
的人。”旺朴腿上密布的针眼大小的
伤疤，让见识极广的默克尔多教授
也有了惊惧之感。

5天后，科考队进入了钦敦江最
大的支流塔奈河。塔奈河沿岸古木
参天，人迹罕至。

一名叫里卡斯特的科考队员在
岸边的鹅卵石上磕了一下，沾满泥
浆的腿磕破了皮。上船后，他将腿
伸进河里，准备将伤口处的泥浆冲
洗掉，再涂抹红药水消毒。里卡斯
特正冲洗泥浆时，没入水下的腿部，
感到一阵钻心的疼痛。他情不自禁
大喊道：“水下有东西在刺我！”

被拉上船的里卡斯特呻吟着。
当其他科考队员的目光落到他身上
后，顿时被眼前的情形惊呆了。他
裸露在外的皮肤上，密布着针眼大
小的伤口，正不停地向外冒血珠。
这时，旺朴划着另一条渔船靠近过
来。看到里卡斯特的伤情，他满脸
惊恐：“吸血鬼来了！”

再遇嗜血凶手
“这个世界上怎么可能有吸血

鬼呢？”默克尔多起初认为，攻击者
可能是来自巴西的食人鱼。但里卡
斯特针眼大小的伤口，清楚地表明
攻击者绝非食人鱼。按照以往科考
的经验，要想弄清攻击者的身份，唯
有抓到攻击者。

默克尔多教授决定，将里卡斯
特送回营地救治后，再返回这一河
段进行考察。

在返回营地的路上，默克尔多
一行乘坐的木船航行一个多小时
后，原本晴朗的天空突然乌云聚集，
电闪雷鸣。旺朴知道，这段狭窄的
塔奈河，暴雨引发的山洪极容易导
致河水上涨，让水流变得更加湍
急。要想避开山洪引发的危险，他
们必须尽快将船航行到河面更宽
处。突然，暴雨中传出了“轰”的一
声巨响。随后，坐在向导旺朴船上
的默克尔多，听到了几名科考队员
急切的呼救声。他回过头去，发现
另一条木船撞到礁石上面了。所幸
船上的 4名科考队员机警地爬到了
礁石上。

默克尔多教授侧头看着向导旺
朴，希望他能想出脱离险境的办
法。面对他恳求的目光，旺朴突然
跳进了浑浊的河水里，向倾覆的木
船游了过去。

旺朴游到倾覆的木船旁，双手
拼力地推动倾覆的木船。看到 4名
起初落水的科考队员尽皆上船后，
旺朴准备游回默克尔多所在的木船
上时，却感到一条腿被什么缠住了，
怎么也不能摆脱。他满脸惊恐地尖
叫起来：“吸血鬼又来了！”他凄厉的
叫声，让船上的科考队员不禁毛骨
悚然。众人伸出手，抓住旺朴乱舞
的手，想将他拉上船。而此时，旺朴
的叫声越来越惨，原本红润的脸颊，
逐渐变得苍白。拉扯他的科考队
员，很想看清水下究竟发生了什么
事，但浑浊的河水，让他们看不清水
里的真实情况。

等到科考队员将旺朴拉上船
时，脸颊苍白的他，牙齿剧烈打战，
说不出一句话来。让船上众人感到
心惊胆战的是，旺朴密布针眼般大小
伤口的腿上，竟然有两条 10多厘米
长，身体呈半透明状的鱼吸附在上
面。

默克尔多教授将那两条死不松
口的鱼，从处于半昏迷状态的旺朴
腿上取了下来。尔后，他惊奇地发
现，两条鱼嘴吸附的地方，有几个针
眼般大小的伤口。

而此时，旺朴脸颊上血色全无，
看上去像一张白纸。想起他对科考

队的帮助，默克尔多教授心疼无
比。他轻轻地握着旺朴的手喊道：

“旺朴先生，你醒醒！”在默克尔多一
次又一次的呼喊声中，向导旺朴缓
缓地睁开了无神的双眼艰难地问：

“攻击我的是吸血鬼吗？我最终还
是没有逃脱吸血鬼的攻击！”

“旺朴先生，攻击你的根本不是
什么吸血鬼，而是鱼。”默克尔多教
授说完，将扔在船底的一条鱼拿了
起来。看着他手里呈半透明状的
鱼，旺朴闭上了眼睛……

回到宿营地，悲痛欲绝的默克
尔多教授一行，和土族人一起，给为
救科考队员而献身的旺朴举行了隆
重的葬礼。

为了对吸血鬼鱼进行更深入的
研究，默克尔多教授带领7名科考队
员，再度出发深入钦敦江上游的塔
奈河无人区。该区长期与世隔绝，
这里的河水水质没有任何污染。来
到这里后，默克尔多教授一行决定
诱捕吸血鬼鱼。默克尔多教授在活
体鸡鸭上，用刀子割开了一道伤口，
让血液汩汩地流淌而出。随后，他
将它们扔下了河。这时，默克尔多
教授让渔民撒下了一张大网，捞起
来了数十条吸血鬼鱼。

在随后的两个多月时间里，默
克尔多教授在塔奈河一带，对吸血
鬼鱼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他发
现，吸血鬼鱼对生活水域的水质要
求极高，主要生活在水质无任何污
染的水域。因此，它们生活的主要
水域是人迹罕至的塔奈河，它们很
少到塔奈河和钦敦江汇流处。吸血
鬼鱼最喜欢吸食新鲜的血液，个头
仅 10多厘米的它们，往往成群结队
地生活在一起，常常让人看起来像
一个整体的动物。一旦选择了攻击
对象，它们像吸血鬼一样尖利的牙
齿能迅速刺入攻击对象的体内，完
成吸血之举。默克尔多认为，吸血
鬼鱼属于鲤形目。但让人惊奇的
是，在鲤形目家族的其他 3700个种
类中，颌部都没有长牙齿。事实上，
它们在大约5000万年前始新世早期
便失去了牙齿。然而，吸血鬼鱼却
进化出自己的像吸血鬼一样的牙齿
结构。

默克尔多教授一行在获得吸血
鬼鱼的一系列数据后，认为吸血鬼
鱼是一种以前未曾发现的新物种。
默克尔多教授的论文发表后，迅速
轰动科学界，并得到认可，同时被美
国《国家地理》杂志认定为 2009 年

“世界十大新物种”之一。
摘自《知音·海外版》

缅甸吸血鬼鱼之谜

神偷我来也

每个人心里一亩田

把自信递给他

男人的打扮

那晚，朋友开车回来，约了几个
人，并叫上我，上了他的车，一起到外
边Ｋ歌。好久不见了，大家在包厢
里，边听歌边聊。因为有酒的怂恿，
大家诉说着在外打拼的感慨，谈得很
欢畅。时间像杯中的酒，几个小时被
我们一饮而尽，从包厢里走出来，才
知道夜深了，人静了。

我们一伙人边拉扯着未尽的话
题，边上了路，车子行驶在逼仄的乡
村公路上。我打开车窗，只有远处变
电站传出若隐若现的豆大的灯光，近
处一片漆黑。凉风习习，更助了我们

的谈兴。“哧——”才传来一阵车轮与
地面的撕咬声，我们后座的一排全都
随着急刹车带来的一股强劲，不由自
主地反弹起来，个个脑袋差点抵到了
顶棚。坐定，探头一看，就在公路的
前方，一只黑色皮毛的狗横卧在公路
之中，正努力用前腿支撑着爬起来。
然后，摇晃着尾巴，灰溜溜地跑开了。

“花这么大力气，损车啊！干嘛
不直接碾过，这夜深人静的。”坐在我
旁边的贵开了口。我心里想，对啊！
碾过了也不怕狗主人来胡搅蛮缠的。

“不！要是刚才躺着的是个醉汉

呢！”朋友平静地说道，又继续前进。
“要是个醉汉呢！”朋友的这句

话让我为刚才自己的想法感到羞
愧。

我们一车的人都沉默了，朋友继
续说道：“更何况狗也算上一条生命，
我们开车的人，就算是遇到了一只鸭
子什么的，都得让开路！要不，随意
践踏而过的话，形成了习惯，那后果
就严重了！所以，我开车一般都有一
个原则，碰到路上有活物的，我就让
开，快来不及就踩上急刹车……”

朋友的一句话，让我豁然开朗，
让我一下子佩服起他来，因为他不但
拥有了财富，还拥有了比财富更重要
的东西，那就是不藐视任何一种生
命，尊重生存权……

摘自《文苑》

一条横卧公路的狗


